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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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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但居民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
下，研究人口老年化对我国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假设年龄是消费函数的内生变量前提下，对家庭的

跨期消费选择进行建模，针对人口结构函数的不同形式分别给出消费函数的几种重要的性质，并着重讨论了人口

结构与消费总量的关系。研究表明：老龄人口的增多不仅没有拉低消费，反而显著促进消费增长。再利用我国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各省面板数据，在检验变量内生性之后选择动态面板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和理论假
设契合，即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最后，针对人口老年化和消费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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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影响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 ＧＤＰ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多是由进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同为“三驾马车”之

一的消费，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挖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在 ３５％左右，这不仅与欧
美 ７０％左右的消费率相去甚远，与同处于东亚的日本 ６０％的消费率相比也差距显著。虽然我国一直
鼓励扩大内需，尤其是金融危机后针对内需的扩大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成效不显著，内需不足严重阻

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我国低消费率的原因研究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

题不断加剧，已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同时，由于我国实行了人口政策，少儿抚养比不断降低。通

过研究发现，我国的消费与人口结构相关。对我国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分析后，我们还发现，抚养比

的下降与消费率的下降几乎是同步的。因而，深入研究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颇多。国外的研究始于 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 的生命周期假
说（ＬＣＨ），该理论认为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１］。

另一个重要的假说是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ＨＳＤＭ），认为孩子数量和储蓄量之间存在
替代关系，即孩子数量少时，家庭会增加养老保证的储蓄，反之亦然［２］。在宏观方面，Ｃｕｔｌｅｒ 发现，假
设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一定，当劳动人口逐步减少时，因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

化为消费，从而使得人均消费水平上升［３］。Ｈａｑｕｅ 基于 ＬＣＨ 理论模型，加入了谨慎动机等变量，发现
谨慎动机等变量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总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增加消费［４］。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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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ｌ提出生育率的下降通常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且后者涨幅通常小于前者下降的幅度。如
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加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则社会人均消费水平

也会上升，反之亦然［５］。

根据以上理论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必将影响到不同个体的消费行为，国外学者选取了不同

地区和时间的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但结果不尽相同。支持人口结构与消费存在相关关系的主要有：

Ｌｅｆｆ通过对 ７４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消费之间均具有显著的
正相关性［６］。此外，在单个区域内的研究中，Ｅｌｂａｄａｗｉ 和 Ｍｗｅｇａ、Ｓｃｈｒｏｏｔｅｎ 和 Ｓｔｅｐｈａｎ 以及 Ｄｅｍｅｒｙ 和
Ｄｕｃｋ分别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合组织国家和英国进行数据分析，都发现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
间的关系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一致，家庭人口结构使得私人消费水平处于一个稳定的

态势［７ ９］。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否定了二者的显著联系。Ｒａｍ 对世界各国宏观数据的研究不仅没有
证实抚养比与消费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对 Ｌｅｆｆ的数据处理、变量设定、样本构成和估计方法提出了质
疑［１０］。Ｗｉｌｓｏｎ 使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储蓄率和年龄构成做协整回归，也
没有发现单个国家中存在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关系［１１］。微观数据的研究中 Ｋｏｈａｒａ 和 Ｈｏｒｉｏｋａ 使用
日本的微观数据发现 ＬＣＨ 理论并不适用于日本，日本的储蓄和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资产和丈夫的受
教育程度［１２］。

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舒尔茨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以家长代表家庭所有

成员作为考量对象，利用静态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没有显著关

系［１３］。李文星等利用动态面板 ＧＭＭ 估计方法，使用我国 １９８９—２００４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少儿抚
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则不显著。因

此，他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中国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

定，因此，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居民消费率的下降［１４］。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人口和消费两者间的相关关系。袁志刚等通过数值模拟研究，

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并将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大幅下降归结为计划生

育导致的老龄化，并认为高储蓄、低消费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１５］。于学军

虽然发现了老龄化与消费的关系，却没有建立含有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１６］。李建民通过运用标

准消费人的方法，说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具有与其他年龄结构人口不同的特点［１７］。Ｈｏｒｉｏｋａ 和 Ｗａｎ
引入“个人习惯”变量，构造新的生命周期模型对中国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各省的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分
析发现，中国居民储蓄率主要受人口结构变化、实际利率与滞后一期的居民储蓄率的影响［１８］。王金

营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和变量对我国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的进行分析，证实了人口
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１９］。李俭富通过对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关系的研究，表明消费水

平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２０］。宋保庆等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人

口年龄结构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老年抚养系数、总抚养系数和少年抚养系

数依次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影响因子［２１］。王霞的研究表明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

之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与负相关关系［２２］。

从以往文献可以看出，国外研究相对成熟，已从储蓄、劳动力供给、公共投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人

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在研究过程中相关研究专家使用不同的样本和

技术方法，使得一些研究领域仍然没有形成确切结论；不过，国外一些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人口

年龄结构宏观经济效应①的客观存在。

国内研究中，对理论的探索比较少，多为实证的定量研究［２３ ２５］。本文将对生命周期模型的消费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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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年龄结构宏观经济效应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方面为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变化；
另一方面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降低过程中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变化。



数进行扩展，并将函数化解为等周问题进行数学推导，以丰富理论研究成果。同时，在否定人口年龄

结构与消费有显著关系的研究中，本文多使用微观数据，但由于微观数据对测量方法比较敏感，所得

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在利用微观数据的基础上，再利用宏观面板数据，消除微观个

体家庭测量的误差，展现宏观上时间序列的连续性，反映各地区间消费和人口结构的差异，以得出更

为准确的结论。

二、模型建立与求解

本文考虑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在时刻 ０ 到时刻 Ｔ之间的消费。假设家庭收入在该家庭成员间可以
自由分配，即家庭成员的消费只受到家庭总收入的限制，而不受其自身收入的限制。

假设消费与收入是一个仅与年龄有关的变量，一个家庭不同个人在同一年龄的消费与收入是一

样的，即对于年龄 ｘ 的消费者，其人均消费函数为 Ｃ（ｘ），人均收入函数为 ｙ（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收入指工资收入，它不包含利息收入。假设对于年龄为 ｘ的消费者，当期储蓄为 Ｓ（ｘ）△Ｙ（ｘ）－ Ｃ（ｘ）。
同时，假设家庭 ｔ时刻人口结构函数为 ｐ（ｘ，ｔ），它表示在 ｔ时刻该家庭年龄为 ｘ的成员有 ｐ（ｘ，ｔ）个。另
外，假设银行存款年利率为 ｉ，那么根据利息理论可以定义利息效力γ △ｌｎ（１ ＋ ｉ），贴现因子 δ △１ ／（１ ＋
ｉ）。最后假设在考察期初的储蓄存款余额为 ０。

所以，我们可以将家庭在 ｔ时刻的收入、消费、储蓄等表示出来（式中Ｘ１表示该时刻家庭中的最大
年龄）：

家庭在 ｔ时刻的收入：∫
Ｘ１

０
Ｙ（ｘ）ｐ（ｘ，ｔ）ｄｘ；

消费：∫
Ｘ１

０
Ｃ（ｘ）ｐ（ｘ，ｔ）ｄｘ；

储蓄：∫
Ｘ１

０
Ｓ（ｘ）ｐ（ｘ，ｔ）ｄｘ ＝ ∫

Ｘ１

０
［Ｙ（ｘ）－ Ｃ（ｘ）］ｐ（ｘ，ｔ）ｄｘ；

储蓄余额：∫
ｔ

０ ∫
Ｘ１

０
Ｓ（ｘ）ｐ（ｘ，ｔ）ｄｘｄｔ。储蓄余额是一个变上限积分，表示从 ０ 时刻的储蓄到 ｔ时刻的储

蓄的累计值。

从而，我们就可以得到在时刻 ０ 到 Ｔ之间家庭消费预算约束：


ｘ，Ｔ

δｔＹ（ｘ）ｐ（ｘ，ｔ）ｄｘｄｔ ＋ ∫
Ｔ

０
γδｔ［∫

ｔ

０ ∫
Ｘ１

０
Ｓ（ｘ）ｐ（ｘ，ｔ′）ｄｘｄｔ′］ｄｔ ＝ 

ｘ，Ｔ

δｔＣ（ｘ）ｐ（ｘ，ｔ）ｄｘｄｔ。

其中
ｘ，Ｔ

表示的是对 ｘ和 ｔ从 ０ 到 Ｘ１、从 ０ 到 Ｔ的二重积分。

约束条件用文字表述就是：

总收入现值 ＋利息收入现值 ＝总消费现值。
利用 Ｓ（ｘ）△Ｙ（ｘ）－ Ｃ（ｘ）并交换积分次序，化简得到约束条件：


ｘ，Ｔ

［δｔＹ（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Ｙ（ｘ）ｐ（ｘ，ｔ′）ｄｔ′］ｄｘｄｔ ＝ 

ｘ，Ｔ

［δｔＣ（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Ｃ（ｘ）ｐ（ｘ，ｔ′）ｄｔ′］ｄｘｄｔ。

（１）
我们的目的是确定家庭成员的消费函数 Ｃ（ｇ），以使得家庭获得的总效用最大，即：

ｍａｘ 
ｘ，Ｔ

βｔＵ（Ｃ（ｘ））ｐ（ｘ，ｔ）ｄｘｄｔ。 （２）

其中，Ｕ（ｇ）是效用函数，β是效用的主观贴现因子，是一个十分接近 １ 的常数，０ ＜ β ＜ １。
为求得消费在该约束下消费者的消费路径，令

Ｆ ＝ ∫
Ｔ

０
βｔＵ（Ｃ（ｘ））ｐ（ｘ，ｔ）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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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
Ｔ

０
［δｔＣ（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Ｃ（ｘ）ｐ（ｘ，ｔ′）ｄｔ′］ｄｔ，

ｌ ＝ 
ｘ，Ｔ

［δｔＹ（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Ｙ（ｘ）ｐ（ｘ，ｔ′）ｄｔ′］ｄｘｄｔ。

问题归结为如下泛函分析中的等周问题：

ｍａｘ ∫
ｘ

Ｆｄｘ，

ｓ． ｔ． ∫
ｘ

Ｇｄｘ ＝ ｌ。

应用 Ｅｕｌｅｒ定理，设 Ｃ（ｘ）是所求的极值函数，则必存在常数 λ，使 Ｃ（ｘ）满足函数

∫
ｘ

（Ｆ ＋ λＧ）ｄｘ △ ∫
ｘ

Ｆｄｘ的 Ｅｕｌｅｒ方程

Ｆｃ －
ｄ
ｄｘＦ


ｃ′ ＝ ０。

这里，Ｆ ＝ Ｆ ＋ λＧ，Ｆｃ 和 Ｆｃ′ 分别表示 Ｆ 对 Ｃ（ｇ）和 Ｃ′（ｇ）的导数，该问题中 Ｆｃ′ ＝ ０。
因此，由 Ｆｃ ＝ ０，我们得到

∫
Ｔ

０
βｔＵ′（Ｃ（ｘ））ｐ（ｘ，ｔ）ｄｔ ＋ λ∫

Ｔ

０
［δｔ ｐ（ｘ，ｔ）＋ δｔ∫

ｔ

０
ｐ（ｘ，ｔ′）ｄｔ′］ｄｔ ＝ ０，

也就是

Ｕ′（Ｃ（ｘ））＝
－ λ∫

Ｔ

０
［δｔ 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ｐ（ｘ，ｔ′）ｄｔ′］ｄｔ

∫
Ｔ

０
βｔ ｐ（ｘ，ｔ）ｄｔ

。 （３）

这里，Ｕ′（Ｃ（ｘ））＞ ０，右边两个积分必大于 ０，因此 λ ＜ ０。
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边际条件方程（３）和约束条件方程（１）得到 Ｃ（ｘ），但是直接求出 Ｃ（ｘ）的

表达式比较困难，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两个条件得到一些有用的帮助。

从边际条件与约束条件设定可以看出，约束条件限定了消费的总量，而边际条件提供了各年龄消费的

结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边际条件得出在总消费确定的情况下，各个年龄的消费者消费量之间的相对

大小关系。下面我们将针对不同的假设对边际条件进行分析，得出最优消费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关系。

假设 １：若该家庭只有一个消费者，那么在 δ≤ β的情况下，Ｃ（ｘ）单调上升。

在这个假设下，人口结构函数并不是连续函数，而是离散函数：ｐ（ｘ，ｔ）＝ Ｉ（ｘ ＝ ｔ）△ １，如果 ｘ ＝ ｔ
０，如果 ｘ≠{ }ｔ ，这

里，考察期０到Ｔ为该家庭成员的一生消费时间，即 ｐ（０，０）＝ ｐ（１，１）＝ Ｌ ＝ ｐ（Ｔ，Ｔ）＝ １。现在，需要将约束
条件（１）与目标函数（２）略微改动，得到离散形式下的模型，即：

ｍａｘ ∫
ｘ
∑
Ｔ

ｔ ＝ ０
βｔＵ（Ｃ（ｘ））ｐ（ｘ，ｔ）ｄｔ （４）

ｓ． ｔ． ∫
ｘ
∑
Ｔ

ｔ ＝ ０
δｔＹ（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Ｙ（ｘ）ｐ（ｘ，ｔ′）ｄｔ′ｄｘ ＝ ∫

ｘ
∑
Ｔ

ｔ ＝ ０
δｔＣ（ｘ）ｐ（ｘ，ｔ）＋ γδｔ∫

ｔ

０
Ｃ（ｘ）ｐ（ｘ，ｔ′）ｄｔ′ｄｘ

（５）
边际条件为：

Ｕ′（Ｃ（ｘ））＝
－ λ∑

Ｔ

ｔ ＝ ０
［δｔ ｐ（ｘ，ｔ）＋ γδｔ∑

ｔ

ｔ′ ＝ ０
ｐ（ｘ，ｔ′）］

∑
Ｔ

ｔ ＝ ０
βｔ ｐ（ｘ，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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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ｐ（ｘ，ｔ）＝ Ｉ（ｘ ＝ ｔ）其代入式（６）得到：

Ｕ′（Ｃ（ｘ））＝ － λ δ( )β
ｘ
（１ ＋ γＴ － γｘ）。

在 δ≤ β的情况下，方程的右边随着 ｘ的增加而减小，由 Ｕ（ｇ）＜ ０可知，Ｃ（ｘ）随着 ｘ的增加而
增加。

首先，δ≤β的假设是合理的，因为消费者对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的感受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即他
们的主观贴现因子往往很高；与之相反，利率对消费者的影响通常来说更大，因为这直接涉及他们未

来的资本利得。所以，在这样的假设下，上述结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表明了一个消费者在仅考虑

其自身收入约束时，更倾向于延缓消费来使得他的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个体的这种延缓消费的趋

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人口有老龄化倾向时，总消费是趋于提高的。这一点

在下面的假设 ２ 中将会得到进一步阐释。
假设 ２：家庭消费者由期初年龄分别为 ａ、ｂ、ｃ（ａ ＜ ｂ ＜ ｃ）的三代人构成，它们数量分别为 ｎ１、ｎ２、

ｎ３，如果在考察期内没有死亡，则总消费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
下降。

假设条件可由图 １ 表示：

图 １　 人口结构的转变过程

因此，人口结构函数可表示为：

ｐ（ｘ，ｔ）＝ ｎ１ Ｉ（ｘ ＝ ｔ ＋ ａ）＋ ｎ２ Ｉ（ｘ ＝
ｔ ＋ ｂ）＋ ｎ３ Ｉ（ｘ ＝ ｔ ＋ ｃ）

将上式代入边际条件（６），并分情
况讨论如下：

当 ｘ ＞ ｃ时，
Ｕ′（Ｃ（ｘ））＝

－ λ
［δｘ－ａ ＋ （Ｔ － ｘ ＋ ａ）γδｘ－ａ］ｎ１ ＋ ［δ

ｘ－ｂ ＋ （Ｔ － ｘ ＋ ｂ）γδｘ－ｂ］ｎ２ ＋ ［δ
ｘ－ｃ ＋ （Ｔ － ｘ ＋ ｃ）γδｘ－ｃ］ｎ３

βｘ－ａｎ１ ＋ β
ｘ－ｂｎ２ ＋ β

ｘ－ｃｎ３
定义老年抚养比 α３ △ｎ３ ／ ｎ２，少儿抚养比 α１ △ｎ１ ／ ｎ２，上式变为：
Ｕ′（Ｃ（ｘ））＝

－ λ
［δｘ－ａ ＋ （Ｔ － ｘ ＋ ａ）γδｘ－ａ］α１ ＋ ［δ

ｘ－ｂ ＋ （Ｔ － ｘ ＋ ｂ）γδｘ－ｂ］＋ ［δｘ－ｃ ＋ （Ｔ － ｘ ＋ ｃ）γδｘ－ｃ］α３
βｘ－ａα１ ＋ β

ｘ－ｂ ＋ βｘ－ｃα３
（７）

同样的，当 ｘ ＞ ｘ ＞ ｂ的时候，ｘ － ｃ ＜ ０，可知 Ｉ（ｔ ＝ ｘ － ｃ）＝ ０，从而，

Ｕ′（Ｃ（ｘ））＝ － λ
［δｘ－ａ ＋ （Ｔ － ｘ ＋ ａ）γδｘ－ａ］α１ ＋ ［δ

ｘ－ｂ ＋ （Ｔ － ｘ ＋ ｂ）γδｘ－ｂ］
βｘ－ａα１ ＋ β

ｘ－ｂ （８）

当 ｂ ＞ ｘ ＞ ａ的时候，

Ｕ′（Ｃ（ｘ））＝ － λ
［δｘ－ａ ＋ （Ｔ － ｘ ＋ ａ）γδｘ－ａ］α１

βｘ－ａα１
＝ － λ δ

ｘ－ａ ＋ （Ｔ － ｘ ＋ ａ）γδｘ－ａ

βｘ－ａ
。 （９）

为讨论上述方程的单调性，我们对（７）式两边的 α１ 求偏导，得到：

Ｕ″（Ｃ（ｘ））Ｃ（ｘ）
α１

＝ － λ δ
ｘ

βｘ
（ＡＥ － ＢＤ）＋ （ＡＦ － ＣＤ）α３

Ｄα１ ＋ Ｅ ＋ Ｆα３
其中 Ａ ＝ δ －ａ ＋ （Ｔ ＋ ａ － ｘ）γδ －ａ，Ｂ ＝ δ －ｂ ＋ （Ｔ ＋ ａ － ｘ）γδ －ｂ，
Ｃ ＝ δ －ｃ ＋ （Ｔ ＋ ａ － ｘ）γδ －ｃ，Ｄ ＝ β －ｓ，Ｅ ＝ β －ｂ，Ｆ ＝ β －ｃ。
在假设 δ ＜ β 的情况下，考虑到 ａ ＜ ｂ，可以知道，Ａ ／ Ｄ ＜ Ｂ ／ Ｅ 和 Ａ ／ Ｄ ＜ Ｃ ／ Ｆ，又因为 λ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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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ｘ））＜ ０，所以 Ｃ（ｘ）／ α１ ＞ ０，这样就得到了 ｘ ＞ ｃ情况下的消费和少儿抚养比关系：少儿抚养
比越高，老年人均消费越高。

同样，由于 α１和 α３具有对称性，因此对 α３求偏导，将上式中 ａ和 ｃ对调、α１和 α３对调即可，这样，
Ｃ（ｘ）／ α３ ＞ ０，我们可以知道，老年抚养比越高老年人均消费越低。

同理，可以针对 ｃ ＞ ｘ和 ｂ ＞ ｘ ＞ ａ的情况做类似的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
１． 在 δ ＜ β的情况下，中年人均消费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上升而上升；中年人均消费与老年抚养比

没有相关性；

２． 少年人均消费与人口结构没有相关性；
３． 上述结论在利率上升（即 δ下降）时更加明显，这是因为 β与 δ的差越大，消费对抚养比的偏导

数越大，差异越明显。

因此，在 ０ 时刻，将各成员的消费加总后，我们可以得到家庭当期的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当期消费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上升而上升，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

假设 ２ 表面上和假设 １ 背道而驰，假设 ２ 说明的是消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而减少，假设 １ 说明
的是消费随着该消费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两者仿佛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深入分析后发现他们之间研

究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假设 １ 中家庭只有一个消费者，而在假设 ２ 中家庭有三个年龄阶段的消费者，这就导致了对假
设 １ 中假设的讨论仅限于该消费者的消费路径，而不涉及该家庭的人口结构问题；而对假设 ２ 的讨论
既可以涉及不同年龄消费者的消费路径，也可以涉及家庭消费某一横截面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

消费量的变化。假设 １ 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研究消费随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而假设 ２ 是从横截面的
角度来研究一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当期消费产生的影响。二者研究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尽管结

论相矛盾，但由于假设条件不同，因此实际上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并不矛盾。
事实上，如果把假设条件进一步严格化，我们有得出假设 ３。
假设３：如果严格假设 β→１，那么在假设２的有三个年龄阶段消费者的假设条件下，Ｃ（ｘ）也是一

个单调递增函数。

从式（７）、（８）、（９）可以看出，当 β→ １时，分母趋近于一个常数，而分子显然是 ｘ的减函数，考虑
到效用函数的性质，容易得出 Ｃ（ｘ）是一个单调增函数。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家庭中的成员
认为延缓消费和当期消费差别不是很大，那么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目的，他们在老年时期的消费会多

于青年时期。

上述假设 １ 和假设 ３ 阐述了在时间序列上，家庭每个年龄的消费分配的趋势———老年人的消费
相对高于青年人；而假设 ２ 阐述了在横截面上，如果增加一个青年人，那么当期人均消费将会增加，如
果增加一个老年人，那么当期的人均消费将会减少。我们认为：在对国民经济的加总过程中，假设 １
和假设 ３ 的作用是明显的，即国民总消费与人口结构的关系与假设 １ 和假设 ３ 是一致的。因为在假
设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经济活动参与度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会增加自己

的消费，这也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时间点上的消费具有积极的作用。假设 ２ 中阐述的观点多涉及微观
层面，它探讨了家庭的消费与该家庭人口结构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进行加总以应用于宏观数据，但是

该结论为微观数据的检验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文对边际条件的分析给出了在给定 ０ 到 Ｔ区间内消费总量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各年龄消费的
分配结构，以及当期总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下面对约束条件的分析说明了该家庭消费总量

的影响因素。

从约束条件中，我们可以知道，消费总量是受到收入、储蓄存款的限制。这些都是与人口结构有

关的变量。中年人口拥有富足的劳动力，所以总收入随着中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随着老年人口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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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减少，这是符合直观感受的。相反，储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因为老年人口将面对更多

的不确定性，需要足够的私人储蓄来应对医疗方面的突发事件，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政府也需

要准备更多的养老金，这也增加了公共储蓄。对于少年儿童，一方面他们没有实际的生产力，对收入

增加、ＧＤＰ的创造不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未来上学、结婚等需要大量支出，这也构成了家庭增
加储蓄、减少消费的一个动机。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

从上文可以看出，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收入、储蓄存款余额、年龄结构等。由于上述模型

没有给出消费函数明确的解析形式，所以我们拟用简约型计量模型。本文采用的相关变量解释具体

见表 １。
表 １　 消费函数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ＣＯＮ 人均消费

基本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ＧＤＰ自然对数
ＩＮＣ 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ＩＮＲ 乡村人均纯收入

ＳＡＶＥ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关注变量

ＪＤ 儿童抚养比

ＯＤ 老年抚养比

其他潜在重要变量
ＩＮＦ 通货膨胀率

ＲＡＴＥ 实际存款利率

我们的计量模型可表示为：

ＣＯＮｉｔ ＝ β１ ｌｎＧＤＰｉｔ ＋ β２ ＩＮＣｉｔ ＋ β３ ＩＮＲｉｔ ＋
β４ＳＡＶＥｉｔ ＋ β５ＪＤｉｔ ＋ β６ＯＤｉｔ ＋ β７ ＩＮＦｉｔ ＋ β８Ｒｉｔ ＋ αｉ ＋
ｖｉｔ。

其中，ｉ表示各个地区，ｔ表示时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我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的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间的面板数据，包括人口总量、人均消费、
人均可支配收入、储蓄存款总额、通货膨胀率等数

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
各卷［２６］。

（三）估计方法和结果

对于面板数据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需要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的原假设是，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变量；备择假设是，检验模型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我们对面板数据进行了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得到其 ｐ值为 ０． ００００，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承认存在内生
性解释变量，所以我们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 ＧＭＭ估计方法。其中，我们选择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作为
内生性变量。

表 ２　 ＧＭＭ检验结果

ＣＯＮ Ｃｏｅｆ Ｓｔｄ． Ｅｒｒ ｚ Ｐ ＞ ｜ ｚ ｜
ＣＯＮ － １ ０． ５７６ ０． ０７４６ ７． ７３ ０． ０００
ｌｎＧＤＰ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４０４ ０． ８０ ０． ４２５
ＩＮＣ ０． ００００３２１ ０． ００００１１３ ２． ８４ ０． ００４
ＳＡＶＥ ０． ５４５ ０． ０１８１ ３． ０１ ０． ００３
ＪＤ － ０． ０００９１９ ０． ００３９０ － ０． ２４ ０． ８１４
ＯＤ ０． ０１０６９３ ０． ００５２８ ２． ０３ ０． ０４３
ＩＮＦ － ０． ０２０８ ０． ２１８ － ０． １０ ０． ９２４
ＲＡＴＥ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４２９ ３． ０９ ０． ００２
＿ｃｏｎｓ － ０． ５７５ ０． ３４６ － １． ６６ ０． ０９６

之所以选用动态面板 ＧＭＭ 方法，其优
点在于：（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惯性，往往
上一期的消费与这一期消费具有很大的相关

性；（２）居民消费与其他变量很可能是同时
决定的，这导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对面板数据进行一步 ＧＭＭ 检验，得到
结果具体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在 ５％的水平下，老年
抚养比对消费显著为正，而儿童抚养比对消

费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

这与前述模型有些许出入，儿童数量的

增加并不能明显地作用于消费，这可直观地解释为：当一个家庭增加一名儿童的时候，对儿童消费的

贡献是边际递减的，即增加的儿童的消费会挤压原有儿童的消费，往往两名儿童的消费量要小于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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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消费量的两倍，因此儿童的增加对总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相似的解释对于老人可能不会

成立，增加一名老人需要增加同样的消费来维持其生活，总消费并不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因此老年

人比例增加对于消费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

我们将 ＯＤ去掉，用 ＪＤ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出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为正，但是并不
显著；而把 ＪＤ去掉，用 ＯＤ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时，其回归结果也是弱显著的。这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
都证明了我们回归结果的正确性。

从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ＣＯＮ －１ 即前一期的消费对当期消费影响十分显著，这说明了我国居
民消费的稳定性，不会轻易随着其他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也进一步说明了想要在短期内改变居民的消

费行为是比较困难的。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以及实证分析，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１． 根据数理模型，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使当期消费降低，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使当期消费提
高，在实证检验中也验证了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对消费增长具有显著影响。

２． 收入、前期储蓄、利率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且相关系数均为正，即收入的提高、前期储蓄的提
高、利率的提高都能够使家庭消费水平上升。

针对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国消费率过低是由儿童抚养比或者老年抚养

比上升引起的；同时，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之际，政府不必担心因为老年人的增加而导致消费

需求进一步不足，反而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长、拉动经济的进步。

在实证检验中，发现滞后一期的消费对现期的消费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具有

很强的稳定性，在短期内通过改变居民消费习惯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不大具有可行性。不过，老年人

市场具有广阔的前景。一方面，我们应该将目光放长远，积极发展老年人消费市场、加强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完善养老金体系，以促进老年人的消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促进产业升级的

方法减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等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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